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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档案里外国档案里 宁波宁波的

海伦·倪维思夫人与丈夫
约翰·倪维思在华近 40 年。
夫妇二人最被记得的“功绩”，
是在山东烟台传授苹果栽培
技术，直接促使烟台成为水果
之都。

1854 年至 1859 年间，倪
维思夫妇在宁波生活。倪维思
夫人多才多艺，除了烹调、女
红、照顾丈夫起居之外，自己也
博览群书，勤于著述，1869年
出版了《在华岁月》（Our life
in China），1895年写成《倪维
思传》（Life of John Livings-
ton Nevius）。

《在华岁月》中，有几段经
常被引述，比如海伦·倪维思自
述如何在宁波教孩子们上音乐
课，以及观察一场宁波婚礼的
内容。此外，她还花了一定篇
幅去观察宁波女性的生活——

“（中国）男女都穿宽松而
飘逸的长裤，双排扣长衫，在靠
近脖子和身体一侧扣住。女人
通常穿得鲜艳一些，上衣绣
花。在宁波，女人穿一种精致
的衬裙，几乎长及她们的小脚，
但又努力不让它盖住。”

“总体来说，宁波女人的服
装，比北方的或者更南方的，要
秀气合身得多。宁波女人的发
型，虽过于精细繁复，但比起其
他地方女人僵硬的头饰却更有
品位，与服装相得益彰。中国
女人梳头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
外国女人。女仆告诉我，她们
通常花整整一个小时梳头，而
闲暇之人梳头花两个小时亦不
罕见。也许，这是一种她们愉
快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

在海伦·倪维斯的观察中，
宁波的穷苦妇女得帮助做家
务，烧饭、洗衣、缝补、照看孩
子，一般都很忙，也十分勤劳，
在单调的劳作中，她们会“苦中
作乐”；那些家境优渥的妇女受
习惯与视野的局限，其实也无
法真正地享受生活，“扑克和麻
将有时是她们的最爱”“虽然不
是所有的女人，但许多女人都
学绣花”。

海伦·倪维思还细致地观
察到，“中国女人生性喜欢八
卦，她们会一连几个小时谈论
家务、婚姻、自己女婿和朋友女
婿的各自特点和行为，婆婆的
仁慈或者专制，某个熟人妻子
的三寸金莲，某个亲戚的孝顺，
某个神灵的无边法力，在某个
寺庙烧香拜佛的好处，类似风
水或运气主题，也丰富了聊天
的话题，‘女人的舌头’在中国
百无禁忌……”

她对当时这种现状感到无
奈，认为“中国女人能够做一些
更有用而崇高的事，她们并不
缺乏这种能力”，但因为缺乏教
育，她们的生活受到局限。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旅
行家库明，是本栏目的“熟人”，她
对雪窦山杜鹃花的描写直接“诱
惑”了之后的立德夫人来华。

库明女士抵达宁波是在1879
年 5 月，停留了近一个月。她在
1886年出版的《漫游中国》（Wan-
derings in China）中这样形容宁波
的街巷：“每家每户都挂着漂亮的
中国灯笼，开放式店铺里挂着各种
精美的招牌，一般高十五到十八英
尺，雕刻精美，色彩绚丽，放在入口
旁边的雕花架上，很少有店铺的门
面超过十英尺。”

众多的街头小贩里，库明女士
注意到，有人售卖用松软丝绸制作
的人造花，有人在卖油纸伞，还有人
在卖足以能让经验老到之人看走眼
的仿玉饰品，鞋商把要售卖的鞋子
挂在竹竿的末端，还有一些人拿着
鲜花、蛋糕、糖果梅子、鱼……

行走在宁波街道，她看到了古雅
的雕刻、奇石怪兽、设计奇特的桥
梁，以及那些忙着裁剪衣物、箍桶、
雕刻象牙、制表、制扇、卖锡镴器的
人，“跟我们在英国的古玩店里看
到的可真是不能同日而语，最简单
的购物之旅（在其他地方都让我感
到厌倦）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乐趣”。

她甚至还在不知不觉中邂逅
了多项宁波“非遗”——

“店中的陈列室同时也是一座
工坊，技艺精湛的工匠在里面熟练
地制作商品……一组绣工在一块
华美的丝绸上迅捷地穿针走线，摹
画出华丽的龙纹和神话中鸟的形
象”，像极了龙凤金银彩绣；

“我们在一条专卖雕花木家具
的街道上……探索商店最深处，并
欣赏美丽的雕刻品，尤其是一些奇
特的大床架，它们满足了更衣室的
所有用途，床下有抽屉，两边摆放
洗脸、梳妆打扮所需的所有设施，
这些设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外面
有一个雕刻精美的屏风遮挡。使
用时，这些屏风上还装饰着色彩丰
富的丝绸和刺绣挂饰。”形容的显
然是“千工床”。

和海伦·倪维斯一样，库明也
注意到了宁波女性独特的发型。

“据我所知，（这种发型）与中国其
他地区的不同。一位妇女把自己
的头发盘起来，买了两把用铁丝做
成的长发，然后把长发系在脑后，
长出足足十五英寸！她还买了一
小卷整齐的头发，用来遮住发箍。
戴假发并不是故意要欺骗，这只是
一种装饰，并不是用长出的头发做
成的”。

此外，库明在宁波周边游玩时
也观察到许多贞节坊与进士坊，用
画笔画下它们。库明将之形容为
巨型的“凯旋门”，“其结构极为复
杂，由精雕细琢的石像、动物、汉字
和镂空装饰组成，许多牌坊都非常
漂亮，花费巨大，而且是经过皇帝
的特别许可才建成的”。同时，库
明女士也对为女性设立贞节牌坊
一事感到不解。

立德夫人的故事我们也在“雪
窦篇”提到过，作为“反缠足运动”的
发起人，她对中国女性的关怀更在
诸人之上。

在宁波大岚山一带游玩时，她
发现“女人们的发髻上插着精致的
簪子，有时候发簪向外伸出很远，
我不禁好奇，一位迈着扭曲的小
脚、颤颤悠悠走路的年轻姑娘，头
上的发簪会不会把某个小伙子的
眼睛戳伤”。

许多外国女性在宁波，都对游
山玩水很感兴趣。宁波周边的塘河
水道、堰坝，东钱湖、天童寺、阿育王
寺、雪窦山、大岚山，遍布她们与家
人、朋友的足迹。《杜德维的相册》中
收录不少此类照片。

立德夫人的大岚山之旅在其中
很有代表性。

“大岚山让人想起英格兰约克
郡荒原上的春天，它是峡谷中的一
片高地，环境与天气情况都让人觉
得舒适愉快。每到清晨，薄薄的一
层水雾将这里的一切笼罩起来。黄
昏时分，夜幕慢慢降临，与它一同落
下的还有无边的薄雾。起初是远处
的山尖，接着，山下的村庄与原野，
全都覆盖上了飘渺的云雾。雾气中
开始还能看到点点夕阳的光，到后
来，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笼罩住
了。”

她向读者推荐，“你完全可以几
个小时都站在大岚山上，观赏周围
各座山峰的风采。那些山上满是苍
翠挺拔的松树，还有些茶树，白色与
紫色的杜鹃花刚刚鼓出花骨朵，非
常可爱。山间有些平地，被农民们
种上了水稻。只是，由于冬季还没
有真正结束，毛竹那翠绿的叶子还
没有长出来，否则就能领略它们最
美的夏日风采了。”

从雪窦山到大岚山之间有一
条山谷，是到达那里的必经之路。
立德夫人赞美说：“这是一条非常
迷人的山谷——一条清澈见底的
小河流淌在两峰之间，岸边长满密
密实实的矮竹林，还有苍翠的树
木。这里简直像是圣约翰斯哥特
城堡，如此令人流连忘返。这山谷
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她还联
想到，“脑海中竟然浮现出远在麦
德罗的维尔佩拉索山谷：低垂着头
的懒洋洋的孤挺花，长势茂盛的栗
子树，此时也是生机勃勃吧？不
过，这里的路与它比起来更长一
些，景色的变化也更多一些。真想
把上海搬到这里，沾染些清爽再搬
回去。”

立德夫人对大岚山印象极好，
还因为附近山民对她很热情。“走得
又累又热时，会有好客的人请你
去凉爽的农家堂屋歇一歇，喝上
一杯香喷喷的热茶。我们没有带
面包，身上只带了鸡蛋和盐。他
们不仅为我们提供烟和酒，还端
来一盆新打的热水，并放进一块
布，让我们洗洗脸和脖子。估计，
我们很难再感受到如此热情、有
人情味的民风了。”

来自爱尔兰的戴利夫人是
一位医生，在宁波生活约5年。
1890年，她与浙海关的医官戴
利在宁波结婚。

本栏目前面的文章中也曾
经提到，1915年，戴利夫人在伦
敦出版的回忆录《一位在华的
爱尔兰女人》（An Irishwoman
in China）中的插图，大都出自
宁波画师范滋甫之手。

该书对宁波生活记录之详
尽不亚于库明女士的那本。出
于女性视角，戴利夫人对宁波
女人的描写非常多——

“街道上排满了马车，由两
个或四个轿夫抬着的轿子很
多，骑马的人也不少见。如果
一顶轿子里有一个女士，窗户
会被小心地关上。”

“我们看起来觉得长得漂
亮的，通常吸引不了中国人。
他们认为，高挑纤细的女人非
常丑陋，并反对我们的走路方
式，说这像个男人。我第一次
出门时。穿着时髦的衣服，腰
身修长、肩膀宽阔的服装，在他
们看来非常不雅。我身上他们
觉得唯一漂亮的衣服是宽松、
简便型的，尤其是一件柔软的
银灰色布料的防尘斗篷。中国
女人只在婚礼时戴面纱；如果
女子戴面纱，他们会认为她脸
上有想掩盖的瑕疵。”

戴利夫人还发现，中国女
性通常很年轻就结婚了，大约
十六岁，有时嫁给更小的男

孩。“新娘被带去与丈夫的家人
一起生活，完全受婆婆的控制，
直到她成为儿子的母亲。”

至于有钱人家的女孩，一
般对她们的未婚夫一无所知，
一切都由媒人安排。“而自从
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以
来，她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有权
在这类事情上被征求意见和
自由选择。”戴利夫人说，“近
年来，一些进步的年轻女性成
立了一个俱乐部，其成员发誓
宁可自杀，也不被迫出嫁。大
约有 100 名年轻女性确实履
行了这一誓言。”

和海伦·倪维思一样，戴利
夫人也曾详细记录过宁波婚
礼。在她看来，中国妇女的服
装，除了鞋子，都很适合气候，
朴素而美丽。在她眼中，宁波
妇女性格坚强，聪明能干，缝纫
绣花技术非常好，且往往有很
好的商业能力。

“在商店中，妻子负责掌管
钱箱，官员则把最珍贵的财产
——官印交给他的太太保管。
中国的老年人都同意，妇女在
家庭、商业甚至政治生活中都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认识的
一些年轻人经常向他们的老中
国保姆咨询投资事宜，并听从
她的建议赚了大笔钱。当环境
改善时，中国妇女将成为这个
国家的力量，必须非常认真地
考虑这一点。”戴利夫人说。

记者 顾嘉懿

开埠后，来宁波
旅行和生活的外国
人，不仅有“他”，也
有“她”。

这些女性来宁
波，往往会投入到教
育或医疗事业中。
也有几位是纯粹的
旅行者，只为了看雪
窦山声名远播的杜
鹃花而来。

从文字与图片
看，女性视角下的宁
波更加细腻温柔。
她们关心草木、自
然，关心街上哪些小
玩意儿可以“剁手”，
也关心宁波女人如
何出街、如何婚嫁、
如何扮演在家庭婚
姻中的角色。

在“三八”国际
妇女节来临之际，让
我们通过曾在宁波生
活的四位外国女性
——倪维思夫人、库
明女士、立德夫人、戴
利夫人，看一看“她”
视角下的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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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女人的三寸金莲宁波女人的三寸金莲，，出自出自《《杜德维的相册杜德维的相册》。》。

宁波商铺招牌，出自柏石曼 1923 年版《中
国的建筑与景观》。

库明女士手绘的宁波牌坊，出自《漫游中国》。

外国女性在天童道上休息，出自《杜德维的相册》。
旧时出门常用的“坐篮”，摄于天童道上，出

自《杜德维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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